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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乡愁的远行带着乡愁的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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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华
文文文文学学在在异异乡乡生生根根开开花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严严 瑜瑜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
高，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全球
范围内的“中国热”、“汉语热”持
续升温，利用这一有利契机掀起一
股“华文文学热”也成为海内外华
文作家共同的心愿。

“客观地来说，当代华文文学
的发展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
态势还不完全适应，还需要我们带
着建设性的眼光，进一步提升当代
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学领域的影响力
与话语权。”作家、青海省委常委
吉狄马加认为，目前华文文学在自
身发展和国际传播方面仍然面临挑
战。

“许多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主
要是基于生活情趣的需求，真正跨
进专业创作门槛的并不多。也有一些来自中国大陆的
作家，移民海外后继续创作。但他们在海外往往首先
面临生存的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文学
创作。”林楠认为，这也是目前海外华文文学面临作品
铺天盖地、精品寥若晨星的尴尬原因。

如何让华文文学站上世界文学的高地，扮演更重
要的角色，发出更响亮的声音？

在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的高端论坛上，美国华
人作家严歌苓结合自己的创作经历提出，华文作家不
能掺杂杂念，也不必去做一些无谓的迁就，而应该由
内心深处的感动出发，坚持把中国文学写好，从而激
发读者的同情心。

这一观点得到许多海内外华文作家的认同。“如果
过分在意别人的标准，那样的创作就是不真实的。正

如莫言这样优秀的华文作家，都是坚持自己的关注焦
点和创作风格，最终受到西方的认可和重视。”林楠
说。

此外，华文文学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也不能回避
文学作品的翻译。“汉语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这是一
种充满魅力的语言，非常丰富，也非常深奥。如何让
用汉语写作的华文文学作品被世界深度理解，这与怎
样传播、怎样翻译，都密切相关。”严歌苓认为，在传
播华文文学时，文化的翻译往往比文字的翻译更为困
难，也更为重要。

当然，挑战的背后也潜藏机遇。传播媒介的快速
发展，就为世界华文文学发展插上新媒体的翅膀，使
之能够飞得更高更远。

“文学传播媒介的变更，将带来传播方式、受众群
体、阅读习惯等方面的改变，并最终带来文学作品在
构思、叙述、文字、审美等诸多方面的改变。”美国网
络文学社团文心社创办人施雨认为，新媒体使文字网
络化、阅读移动化成为可能，由此为华文文学提供更
多的发表平台，带来更多的读者群体，也能够更好地

推动华文文学的史料建设。
如今，世界华文文学正逐渐形成一个互联互

通走向融合的新格局。“提高华文文学的含金
量，守护汉字的文化江山，还需要两岸四地以及
全球华文文学界人士共同的努力。”杨匡汉说。

在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召开之际，包括中
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台湾艺文作家协会、香港
作家联会、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在内的海内外
27 家华文文学社团也共同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

联盟，增进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资源共享与合作
发展。这一簇簇来自全球各地的文学灯火，终将汇成
灿烂的星空，照亮中国文学、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道路。

人们常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

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在传扬，而有中华文化

传扬的地方就有华文文学在发展。近百年来，

伴随着华侨华人走向海外的足迹，华文文学在

异乡的土地生根发芽，成为中华文化与世界各

民族文化相遇、交汇、交融而

开出的一朵文学奇葩。

从早期的林语堂、郁达夫，

到后来的余光中、白先勇，再到

如今的严歌苓、张翎，一批又一

批华文作家在异国他乡坚持汉语创

作，将中国故事、中华文化向世界娓

娓道来。

日前，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

在广州举行，来自海内外近30个国

家和地区的 400 多名华文文学界人

士共襄盛举，追溯华文文学的文化

传承，共议华文文学的时代担当。

“碗中的白色是故乡的风味，舀一勺送进饥渴
的口中，久久地久久地品着……”在首届世界华
文文学大会的分论坛上，美国华人作家王性初深
情地朗诵着一首他早年创作的华文诗歌 《第十五
天是白色的惊喜》。

一碗再平常不过的白粥，在漂泊异乡 20 余年
的王性初的笔下，幻化成一份“白色的惊喜”，一
个“久别重逢的恋人”。

“在我们离开故土之后，最让我们惦记的偏偏
就是那些最细微的东西，它们组成了我们有关乡
愁的思绪，也激发了我们创作的灵感。”瑞士华人
作家朱颂瑜的一篇散文 《游子的肌肤满是乡愁》
在前不久被收录进广东作协编写的文集。文章
中，最让广东人苦恼的闷湿潮热的天气，却是朱
颂瑜在以高山气候为主的瑞士生活时最为想念的。

对于去国离乡的游子而言，故乡的一草一
木、一砖一瓦都牵动着他们的乡愁；而对于在海
外依然坚持汉语创作的华文作家来说，乡愁是他
们文学创作的原初动力，也是他们笔下的永恒命
题。

伴随着华侨华人移居海外的步履，
华文文学的种子早在“五四”运动之前
就已播撒在异乡的土壤中。“如郭沫若的
诗歌《凤凰涅槃》，就是他在日本时用中
文创作而成。”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杨匡汉认为，从那时起，海外华文文学
就已经开始萌芽。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世界华文文学
题材不断丰富，形式愈发多样，而“乡
愁”始终是不变的精神内核。

“我们为什么写乡愁？因为我们没有
办法忘记那块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我们也没有
办法忘记我们的中华文化，它已经融进我们的血
液，变成我们的基因。”王性初说。

曾著有 《余震》、《金山》、《阵痛》 等小说的
旅加华人作家张翎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故土对
一个作家来说是最原始也最持久的灵感源泉，故
土之外的所有土地都像是第二语言，可以通过学
习变得熟悉甚至亲近，却永远无法替代母语与生
俱来的舒适和随意。”

“大部分海外华文作家都是在业余时间自愿自
发地从事写作，当地政府并不提供经济支持。他
们坚持华文文学创作，凭借的正是对汉字的热
爱，对故土的热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杨匡汉
说。

如今，随着华侨华人逐渐融入海外社会，华
文作家笔尖的“乡愁”也有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意
蕴。

“乡愁已经超出地域的范畴。”香港作家黄东
涛认为，华文文学作品中的乡愁不仅仅是一种对
出生地的简单怀念，它更包括对祖籍的寻觅、对
中华民族身份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承继、对祖
籍国以及移居国共同的热爱，内涵更为广泛。

美国华人作家江岚也认为，随着华人在异乡
“扎根”的痛楚逐渐消淡，华文作家开始跳脱出狭
义的乡愁，将创作的视野投向当地更广阔的社会
生活。“华文作家应该带着自身文化的本色与异域
文化不断交融、互动，通过书写展现中华文化的
特色。”在她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带着乡愁的远
行，才是带着乡愁值得去书写的内容。

从希望落叶归根到努力落地生根，华
侨华人在海外的生存状态以及心理状态
发生着悄然的改变，华文文学也经历
了从早年“留学生文学”到如今“新
移民文学”的发展。

“早期的‘留学生文学’表现的是
面对异乡文化的‘无根’痛苦，以及
在‘接受与抗拒’的精神挣扎中寻找

自己的人生位置。”美国华人作家陈瑞
琳认为，相比而言，来自大陆的新一代

移民作家，减却了漫长的痛苦蜕变的过
程，增进了先天的适应力。他们不仅浓缩了两种文化的
隔膜期与对抗期，而且不断挑战自我，期望华文文学的
写作能够拥有“全球视野”并与世界文坛接轨。

移居新西兰 10余年的华人作家范士林正是这样一个
探索者。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范士林依然积极地观
察、融入新西兰当地的社会文化生活，并将之与中国文
化比较对照，从中汲取创作灵感。

“作为海外的华文作家，我们不能总是写自己的那些
往事，局限在自己的华人圈子里，那样的创作是没有出
路的。”范士林认为，海外的华文作家只有关注、干预并
且参与当地的社会生活，和当地的社会产生密切
的联系和深入的融合，才能用好自己身处
两种文化之间的优势，创作出真正的新移
民文学。

饱浸原乡文化和他乡文化的双重熏陶，
掌握双语的独特优势，作为脱离了原有文化
环境之后的汉语文学创作者，海外华文作家也
从东西文化的碰撞之间获得了一种新的站姿和
视角，拥有了新的价值判断和文化目光，这成
为他们不同于中国大陆作家以及移居国当地作家
的特有的优势。

“如果说文学创作也需要接地气，那我们的地
气正来自于东西文化之间的穿行。”加拿大华人作
家、加拿大中国笔会会长孙博说，新一代华人移民

的结构、特征都在发生变化，如今的留学生与 20多年前
的留学生也早是今非昔比。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外华文
作家需要静下心来，沉浸在东西文化之间，观察，思
考，写作。

对应传统的以“怀乡”为主题的第一故乡创作，香
港作家陈藩庚指出，世界华文文学创作正出现“第二故
乡写作”的新类型。

“如果说第一故乡写作是一种回望的美与凝固的美，
那么第二故乡写作是一种前瞻的美与延伸的美。”陈藩庚
说，第二故乡写作更多的表现新一代移民对第二故乡产
生的公民意识，抒发对第二故乡的认同以及由此延伸的
对异族邻里的认同。“这种‘第二故乡写作’不仅扩展了
华文文学中的‘家国情怀’，提升了华人文学世界性的亲
和力，而且表现出华文文学对世界文明发展的一份承
担，使华文文学成为提升华人形象的重要平台。”

华文文学创作视角的日趋多元，也为中华文化在异乡
开枝散叶赋予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海外华文作家深刻地
融入当地社会，推动两种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与交融，就
能真正有效地在海外弘扬我们的中华文化。”范士林说。

如今，海外华侨华人已达 6000 多万，遍布全球各
地，世界华文文学也随之全面开花。“目前，世界华文文
学正逐渐形成一块以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为核心圈、
东南亚及东北亚为周边圈、其他各大洲为海外圈的完整
版图。”杨匡汉说。

在这块异彩纷呈的文学版图中，百家争鸣，各有特
色。

陈瑞琳认为，世界华文文学呈现出一种动态的、不
断发生变化的新格局：台、港、澳地区作为世界华文文
学的重要发源地，如今正成为观照
世界华文文学成果的大窗口
和检阅场；东南亚华文文学
以“自身造血”和“近亲
生长”为特征，一方面带
有浓郁的“家史”特质；
另一方面又深受台、港及
大陆文学的影响；北美地
区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重
镇，因其能够吸取世界性
文化成果的独特优势，其
华文文学创作更具实验性
和前瞻性；欧洲华文文学
崛起势头明显，并在题材
上 进 行 了 大 颠 覆 和 大 开
拓；澳洲华文文学虽然起
步较晚，但正逐渐进入爆
发 期 ， 作 家 作 品 层 出 不
穷，颇有春风野火之势。

随着世界华文文学的大树愈发枝繁叶茂，有关世界
华文文学边界范畴、学科定义、理论建构等问题也成为
创作者与研究者讨论的热点。

“世界华文文学”的概念最早由大陆学界在20世纪90
年代初提出，以此取代原有的“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
的概念。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应该将大陆现当

代文学也纳入世界华文文学的大范畴。在首届世界华文
文学大会上，来自海内外的华文文学界人士就此展开热
烈的讨论。

“‘复合互渗’已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一种基本形
态和存在方式。”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刘俊说。虽然边界
问题尚无定论，但事实上，无论世界华文文学的边界划
在哪里，两岸四地以及全球各地的华文作家早已文心相
通，华文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也始终一脉相承。

“就像中国作家莫言此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对于
我们海外华文作家来说也是一个非

常振奋人心的消息，也激励
我们更加专注于华文文学的
创作，提高华文文学在世
界文坛的影响力。”加拿大
华人作家林楠说。

事实上，不同于早期
的由“合”而“分”，进入
21 世纪以来，世界华文文
学的差异性正逐渐减小。

“海外文学”与“海内文
学 ” 相 互 激 发 ， 双 向 互
补，呈现出“融合”为一
盘棋的趋势。

“目前居住在欧美的新
移民作家，尤其是年轻一
代的创作，和国内的作家
已经非常相似。”陈瑞琳认

为，未来的世界华文文学，更大的可能性将会是国与国之
间的无差别写作，即华文作家们从游子思乡、生存压力、文
化冲突的窠臼中跳跃出来，更多地关注超越地域、超越国
家、超越种族的人性以及人类命运的共同未来。

“海外华文写作不必刻意强调自身独特性，而应该寻
找与中国大陆文学的共通性，这才是一个更高的标准。”
美国华人作家张宗子说。

走在东西文化之间走在东西文化之间

海内海外共融合海内海外共融合

登上世界文化的高地登上世界文化的高地

图为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展出的部分海外华文作家
的文学作品 严 瑜摄

图为莫言在诺贝尔颁奖典礼晚宴上发表获奖感
言。 新华社发

图为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高端论坛现场 严 瑜摄

图为部分华文作家的文学作品。
资料图片


